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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瑾洁朱瑾洁

宝根对着买房人说：“俺不卖行
不？”买房人说：“你不卖也得继承
啊。”宝根恶狠狠地咬了下牙关，满脸
迷惑地说：“可我咋继承啊……”

房产咋继承

“

□ 李永芳李永芳

都是兄弟啊

时间是上个世纪，古老的乡
村，年迈的母亲借着黄昏微弱的
光，在院子里捡着摘来的野菜。
一个身影移进院子里，慢慢地遮
住了老母亲的视线，就着昏暗的
光，母亲隐约看见一个衣衫不整
的人影，正静静地立在眼前。

老母亲无奈地叹口气，说
道：去别人家要吧，我们家实在
是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

那个影子纹丝不动，老母亲
又叹了口气，继续翻捡着野菜，
沉默笼罩在院子里。老母亲见那
影子还站在原地，抬起头，硬着
心肠说：去别处要吧，我实在是
没有吃的可以给你呀。

那个身影抽动着，忽然发出
了抑制很久的啜泣声，一声呼
唤：妈，是我。

老母亲顷刻间呆住了，那分
明是自己八个儿子中的老六啊，
是那个在外地上医学院的儿子！
可是，这个时节，他应该在学校
里呀。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
味着有地方吃饭了。可是，儿子
现在这么破衣烂衫地回家来，哪
里有让他吃的饭呀。老母亲嚎啕
大哭。

与此同时，老母亲的另两个
儿子老四和老五正在一家食堂
里。他们一个在省城做工、一个
当兵，因为挂念家里的老母亲，
相约一起踏上了返家的路。临近
黄昏，他们回到了镇上，已经不
是吃饭的时间了，也早就知道贫
困的家里从不会有隔夜的粮食。
于是在回家的途中，兄弟俩决定
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那个年代不要说私营饭店，
就是国营的食堂也少得可怜。那
间灰旧的食堂里挤满了人。兄弟
俩一个去买饭，一个忙着占位
置。在这样的配合中，很快就买
到了两碗面。兄弟俩低着头吃起
饭。就在他们刚刚咽下第一口面
时，有一个人挪到了凳子旁边，
对着桌子发出难听的声音。不用
抬头兄弟俩也知道这是一个蹭饭
的主，类似于乞讨。很多人在这
样恶意发出的声音里，很难将饭
吃下去，只好放下饭碗离去，而
立在一边的人正好乘机去吃剩下
的饭菜。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年
代，是常有的事，

兄弟俩无暇顾及，只是快速
地吃饭，那个人也就不停地发出
吐痰和吸鼻子的声音，一声比一
声粗鲁。终于，老五忍不住了，

“啪”地一声摔下筷子，愤而起身
揪住了那人的衣领，老四也放下
筷子，慌乱地跟着站起身来。

六目相对的瞬间，三个人都
呆愣在那里：那个乞讨的人竟然
是老三！

最后，哥仨默默地坐在了一
张桌上……

那天，兄弟八个聚齐了，在
村子里照了一张合影。以后很多
年里，每个人看着这张照片都能
想起当年的岁月，想起那饥荒的
岁月……

终于，老五忍
不住了，“啪”地
一声摔下筷子，愤
而起身揪住了那人

的衣领，老四也放下筷
子，慌乱地跟着站起身
来。六目相对的瞬间，三
个人都呆愣在那里：那个
乞讨的人竟然是老三！

晚上，我看哥那样，一生气把他的课本
给撕了，“叫你天天写作业，叫你除了写作
业没别的事了，连玩也不让了，孩子连饭也
不吃了，都是你惹的！明天不上学了，看还
能活吧！”

宝根赶到家的时候，他父
母住的小区搬迁已接近尾声
了。按说宝根添了孩子后，退
了休的父母应该到省城来跟宝
根一块住，帮忙带带孩子。但
房子小，住不下。当初，也想
买套大些的，可实在拿不出首
付，就是买这套一居室的钱，
也是攒了很多年，还包括女方
家拿了一大部分，这成了宝根
父母挥之不去的心结。

添了孙子，老婆子伺候完
月子从省城回来，老头子高兴
地对她说：“喜事连连哩。”
老婆子说：“拾个孙子看把你
乐呵的。”老头子嘿嘿一笑：

“不止这个，不止这个！”老
婆子犯着糊涂地问：“不是
这，是哪？”老头子有点神秘
的把嘴凑近她：“咱这要拆迁
了。”老婆子把眼一睁，显得
十分惊诧：“真的，假的？我
天天抱孙子有望了。”其实，
老两口好长时间就算计了，也
巴望着能把房子卖个好价钱，
趁着还能动弹，帮着给孩子置
套大的，老俩口偎着儿子过。

可就在他们快要拿到拆迁
费，即将给儿子置套大房的节
骨眼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了。早上，老两口晨练正往大
桥上小跑的当儿，一辆失控的
大货车劈坡而降，两位老人猛
地被撞进了运河里，没等捞上
来，就已经没有人样了。

宝根料理完父母的后事，
再也没有啥牵挂，就把房子卖
了，那时，那片房子正私下流
传着快要拆迁，没等他张贴
广告，就有人来买房子。买房
人的意思是，这片地势好，想

拆迁安置时要套
房子。宝根看人
家给的价格要
比往常多出五
六倍，自己也
不打算再回来
住，所以没打愣
就把房子卖了。

没 过 半 年 ，
小区开始拆迁，那
套房子当然也不例
外。当时，也是买家首
先提出来的，为了规避房屋
买卖契税，两人当时商议，
房屋不过户，俩家签订一份
房屋买卖合同就齐了。

可没曾想，量完房子，在
收缴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时，
房产所的人看出了端倪，入户
丈量房子时登记的是现住户，
而房产证上写的是宝根父母的
姓名，显然不一致，没法过
户。工作人员讲的也比较明
白，如果想过户的话，必须当
事人拿着身份证当着工作人员
的面签协议，按手印，上缴契
税，才能过户。不过户的话，
要房产证上写的人来。虽说买
了房子，但无权办理手续，契
税现在不办理也行，但在回迁
房安置时一并扣除。

自己买的房子安置时不是
自己的名字，何况如今最关键
的得让房产证上的户主在现
场，这家人没辙了。他们就和
宝根联系，宝根和那家人急急
忙忙赶往拆迁办。

工作人员问：“你是谁？”
宝根说：“我是李槐仁的儿
子。”工作人员说：“让你爸
和妈来。”宝根说：“来不

了，我来还不行吗？”工作人
员脸一撩，显得十分生气，
说：“不行。切身利益的事，
咋不能来？”宝根说：“死
了。”工作人员眼里掠过一丝
慌乱，语气不像先前那样硬气
了，迟疑一下说：“你们等
会，我得请示一下领导。”没
说完就匆匆往外走，摔门而去
了。

不大会儿，她就折回来，
对宝根说：“现在性质变了，
事关你父母遗产继承了。”买
房的人沉不住气了，急说：“我
买的房子，咋成遗产了？”工
作人员显得很热心，把刚才紧
绷的脸松了下来，工作人员
问 ：“ 你 父 母 留 下 遗 嘱 了
吗？”“啥也没有。”“那得去
继承公证。”

买房那家人和宝根来到公
证处，他们审了半天材料，问
宝根：“你姊妹几个？”宝根
说：“就我自己。”他们又
问：“那你爷爷奶奶呢？”宝
根说：“都死十几年了，要啥
材料？”他们说：“如果没有

遗嘱，则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
顺序来继承，其中第一顺位包
括配偶、子女、父母，既然你
爷爷奶奶去世了，我们还需要
他们的死亡证明。”

宝根的爷爷奶奶在农村，
宝根找到村长时，倒让村长为
难了，现在兴火化证，没有死
亡证明，所以村里只能情况说
明。宝根拿着说明条交到公证
处，公证员看了老半天，退给
宝根说：“这个只是说明下情
况，起不到证明作用。”宝根
问：“那怎么办？”公证员
说：“火化证。”等宝根心急
火燎赶到县火化场，找了大半
天没找到存根，无法补办火化
证。

没有办法，只能回去，
可当宝根推开那扇锈迹斑斑
的大铁门，一股阴风扑面而
来，宝根一个战栗，对着买
房人说：“俺不卖行不？”买
房人说：“你不卖也得继承
啊。”宝根恶狠狠咬了下牙
关，满脸迷惑地说：“可我咋
继承啊……”

“写作业去”
□ 绪飞绪飞

我们家要说有家规，便是
四个字：“写作业去”。这是
我和哥哥姐姐们从小到大听到
最多的 4个字，每次听到便惶
恐不安。本来玩得正欢，看到
娘手里拿着随手捡来的小棍，
我就赶紧走到屋里拿出作业本
来，只要在写作业，娘再忙再
累也不会打扰我们。

哥哥姐姐们也一样，上学
时耳朵里塞满了“写作业
去”，这 4个字成了我们和娘
的负累，因为贪图玩乐是每个
孩子的天性。兄妹几个从小就
为这 4个字和娘斗智斗勇，那
时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娘

在我们的眼里则过于严厉。
我在还不能上学时就领教

过娘对“写作业去”要求的严
苛。大概四五岁时，长我十岁
的哥哥上初中了，经常叫一群
半大小子来家里玩，他们分享
着一大箱子小人画书里刻画精
美的人物、场景，描写引人入
胜的故事。娘一遍遍催促“写
作业去”，以前哥哥听到就像
领圣旨一样，可那时他叛逆，
偏不听娘的话。娘把装小人书
的箱子拖到锅屋里，一本本往
火里送，哥哥眼看着却没敢做
出过激行为，只是疼得哭。晚
饭也不吃了。

晚上，我看
哥那样，一生气
把他的课本给
撕了，“叫你
天天写作业，
叫 你 除 了 写
作 业 没 别 的
事了，连玩也

不让了，孩子连
饭也不吃了，都是

你惹的！明天不上
学了，看还能活吧！”我

太缺少娘的远见。
这回娘竟然没发脾气，只

是叹气。吃过饭，娘从邻居姐
姐那里借来课本，点着煤油
灯，陪着哥哥把一本语文课本
完整誊抄完。第二天两个人的
眼睛都肿了。

父亲常年生病，家里条件
不好。我们村别人家的孩子上
完小学就算了，男孩子上到初
中是最高学历。像我们家更没
有能力支撑兄妹六个全部上
学。可是娘咬着牙说，我就是
砸锅卖铁也让你们上。哥哥们
全部高中毕业。等我考上学的
时候，娘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而我非常想上学。娘没有能力
挣来更多的钱，就去捡破烂，

靠拾荒供养了我最后三年的求
学生涯。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
饭，饿了啃方便面，身体衰弱
到极限。当我吃到“皇粮”的
那一天，娘哭了，在村里散喜
糖。兄妹中只有我坚持到了最
后，成了娘的骄傲。

早年对娘的严厉不理解，
长大后渐渐懂了娘的心。外公
家里原来很阔绰，上过私塾学
校，土话说喝了一肚子墨水，
到他八十五六岁时，还每天捧
着纸张发黄的文言文书籍阅
读。后来外公家境败落，娘十
三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上了两
年学，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
茅。每晚临睡前，娘一定要把
白天学到的字和算数在肚皮上
画一遍，老师让娘跳级，娘高
兴坏了，可这时外公叫娘回家
照顾一群弟弟妹妹。

从那以后，上学成了娘的
一块心病，在这件事上不能原
谅外公。她憧憬着上学，对知
识简直达到崇拜的程度。

母亲的“写作业去”变成
了我们家的铁规，这句话催我
们长大成人，叫我懂得了知识
的宝贵。母亲的“写作业去”
也教会我们兄妹更好地做人。


